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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发现·进展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等

揭示常绿阔叶林起源与演化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近日，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植物科学

中心分子生态学团队与韩国诚信女子大学等单位合作，揭示了
常绿阔叶林的起源与演化。相关研究发表于《植物学年报》。

常绿阔叶林中的常见植物木兰科木兰属含笑组物种（约
73种）广泛分布于亚洲热带与亚热带地区，为研究这两个地
区间生物交流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提供了理想的载体。

研究人员采用叶绿体基因组重建了含笑组的演化历史，
解析出热带与亚热带含笑物种本地积累的演化速率及双向
迁移速率。结果发现，含笑组与玉兰组的分化发生在渐新世
晚期，应与现代季风的起源有密切联系；热带地区的含笑物
种较为古老，且演化速率及向亚热带的迁移率在中新世中晚
期（~8 Ma）达到峰值，此后呈下降趋势，暗示该时期的环境变
化（如季风减弱、气候干旱）对含笑物种的演化产生了重大影
响；亚热带地区的含笑物种在中新世中晚期（~8 Ma）开始产
生并快速分化，在更新世之后（~3 Ma）向热带迁移的速率呈
现下降趋势，暗示该事件与全球的重要环境转型事件存在关
联（如第四纪冰期、季风波动频率加强等）。

该研究表明，重要的环境转型深刻地记录在现生生物的
分布格局与 DNA中，为揭示亚洲生物多样性特别是东亚常
绿阔叶林植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的规律提供了案例。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

发现 2亿年前
尾巴最长肿肋龙类化石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近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研究员徐光辉主导的研究团队在《科学报告》上报道了
距今约 2.44亿年前一个海生爬行动物新属种———长尾红河龙。

它被发现于我国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中三叠世早期海
相地层，全长 47厘米，体形像水生蜥蜴，超长的尾巴尤其特
别。长尾红河龙是我国肿肋龙科最早的确切证据，代表了世
界上尾巴相对最长（由 69块脊椎骨组成）、脊椎骨总数最多
（121块）的肿肋龙类。

研究发现，红河龙代表了乌蒙龙和黔西龙之间的过渡类
型，为解决肿肋龙科内部的系统发育关系和生物地理演化提
供了新的化石证据。从它长长的躯干和较纤细的前后肢可以
判断，红河龙在浅海环境中主要采用侧向波动前进，而它超
长的尾部可以进一步提高侧向波动的效率。

中国最早命名的海生爬行动物是一种名为胡氏贵州龙
的肿肋龙类。论文合作者、浙江自然博物院研究员赵丽君说，
“胡氏贵州龙最初归入肿肋龙科，但后来考虑到和欧洲同类
化石的差异，将它归入肿肋龙超科贵州龙科。新发现的红河
龙比贵州龙早 400万年，与欧洲的肿肋龙类更为接近，代表
了我国肿肋龙科最古老的化石证据。”

相关论文信息：

长尾红河龙化石。 课题组供图

野外天团的“金牌队长”
———记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梁红斌
■本报记者李晨阳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标本资
源库（原国家动物博物馆标本馆）拥有全
亚洲最大的动物标本收藏量。近 1000万
号动物标本中有 750万号昆虫标本，而在
这些昆虫标本中，至少有 100万号是由该
所副研究员梁红斌带队采集的。

当他本人报出这个数字时，同事们的
第一反应是“梁老师，您也太保守了吧！”
“究竟是 100万还是 200万，这个数字对
我来说意义不大。”梁红斌说，“我就是想，
不能辜负资源库交给我的任务。”

为了采集这些标本，过去 20多年间，
他累计野外考察 40 多次，行程 20 万公
里，足迹“几乎覆盖了所有可及的昆虫多
样性热点地区”。

院士门下的“玩”虫人

梁红斌从小在农村长大，“玩虫子”是
家常便饭。1992年，他来到中科院动物研
究所（以下简称动物所）攻读硕士，拜在中
科院院士、昆虫学家张广学门下。

1994年初夏，他连坐 72小时的绿皮
火车远赴新疆乌鲁木齐，又乘长途汽车辗
转来到塔城植保站。第一次野外工作，他
蒙了。眼前青青的大片麦田不乏飞虫走
豸，但如何找到此行的目标麦双尾蚜让他
一筹莫展。好在植保站老站长符振声很有
耐心，手把手地教导他。

符站长年纪大了，眼睛有些花，几乎
是趴在地里找蚜虫。这一幕深深刻在梁红
斌脑海里，成了他心中野外科学工作者的
最初画像。

博士毕业那年，所里的老科学家虞佩玉

找到他，问他愿不愿意接下自己研究了一辈
子的甲虫类群，梁红斌答应了。20多年后，虞
佩玉逝世，没来得及完成中国动物志负泥虫
卷。在使命感的驱动下，梁红斌再次接手，把
主要精力投入到负泥虫的寻找和研究中。

梁红斌 10年间至少 7次深入西藏墨
脱和云南独龙江，寻找一种负泥虫。终于
在 2021年采集到新鲜标本，并初步掌握
了它的寄主植物和生活环境。这个新种被
命名为虞氏长颈负泥虫，以纪念虞佩玉。

有人会问，付出这样的时间和精力，
只为寻找一种并不起眼的小虫，发表一篇
影响因子可能不会很高的论文，这真的
“值”吗？但在梁红斌闪烁光芒的眼睛里，
答案早已不言自明。

负重前行的“金牌队长”

2000 年，梁红斌参加“中美高黎贡山
生物多样性联合考察”，第一次被委以昆
虫考察队领队的重任。

丹珠河谷连绵不断的大雨，驿道上挥
赶不尽的蚊虫和蚂蟥，让本就繁忙的采集
工作更加艰辛。
“半个月，几乎没有晴天，大家洗的衣服

鞋袜都是烤干的，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人把
袜子烤糊甚至烧着。”梁红斌笑着回忆。

比起自然条件的艰苦，团队里的各种
人事纷扰更让梁红斌感到“压力山大”。不
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身份背景，
各种各样的诉求和声音……一次次的处
理斡旋中，梁红斌展现出作为一个可靠
“队长”的素养。

从那以后，他逐渐成为动物所野外科

考的一块“金招牌”，多数重要考察都由他
带队出征。

考察队员的“保护神”

晚上灯诱昆虫，招来的胡蜂却是一个大
威胁。“只要发现胡蜂，梁老师都会让我们
退后，自己拿出 30厘米长的大镊子，将胡
蜂快速夹住抛入酒精瓶中，为大家排除安
全隐患。”队员尹浩东说。

野外作业很辛苦，学生往往深夜才
整理完标本，连洗漱的心思都没有了，
只想早点睡觉。梁红斌却和当地人坐下
来交心攀谈，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路
况信息甚至风俗文化。“这些看似不起
眼的事情，能决定接下来采集的成败，
也关系到团队的安全。”梁红斌说。
“身先士卒”“对年轻人特别照顾”“有梁

老师带队，总是特别安心”“哪有什么岁月
静好，是梁老师在为我们负重前行”……
跟着梁红斌一起走南闯北的学生都对他
满怀感情。

梁红斌对学生照料有加，对自己却
有点不够意思。一次灯诱时，有只飞蛾
钻进了他的耳朵。野外没有医疗条件，
出差回来后又事务繁忙，等到近一个月
后他去医院把飞蛾取出来时，他的鼓膜
都凹陷了。

党旗飘扬在“一带一路”

2009年 4月，梁红斌等人踏上了蒙古
国的土地，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国考察。“队
员们受了不少罪、流了不少汗，但斗志不
减、顽强拼搏，给蒙古的科研同行留下了
很好的印象。”梁红斌说。

如今，这支科考队已踏遍中亚各国，
为进一步扩充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建设
作出了突出贡献，也把中国科学家的精神
和理念播种到更广的土地上。
“我们的一大创举就是在野外建立了

临时党支部。”梁红斌自豪地说。据不完全
统计，从 2001年到 2021年，动物进化与系
统学重点实验室共成立了 20多次野外考
察临时党组织。从大江南北走向“一带一
路”，无论身在何方，党旗都高高飘杨。
“在一次外出科考中，梁老师与我攀

谈时得知我还不是党员，就说‘作为知识
分子，你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啊’。”队员
黄正中回忆道，“我这才意识到，梁老师一
路上的所作所为，正是时时刻刻以一名党
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呀！”
“特别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条件下，

党支部就是旗帜，就是冲锋号，最繁重的
工作必须党员带头，最危险的工作必须党
员承担。”梁红斌说。此时这位 20多年党
龄的老党员眼睛里再次闪烁明亮的光芒。

2021年，梁红斌在
大别山采集标本。

中科院动物所供图

别让实验变成一场“华丽的冒险”
姻本报见习记者荆淮侨

高校实验室是创新高地，也是“风险高
地”。

近期，一起高校实验室事故的通报让人
倍感揪心。中南大学通报，该校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一实验室 4 月 20 日发生爆燃事
故，一名博士研究生烧伤。沉寂了半年多的
实验室安全话题再度引发关注。

去年 10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曾发生
过实验室爆燃事故，造成 2人死亡、9人受伤。

在那起事故的第二天，包括清华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在内的高
校，针对实验室安全开展校内安全生产检查
和隐患排查。而武汉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
则召开实验室安全工作会议，就实验室安全
工作进行总体部署。
在江苏、黑龙江、广东，教育主管部门也

提出要求，进一步加强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
工作，确保师生安全和社会稳定。
《中国科学报》采访到的实验人员和科

研人员表示，实验室安全事故频发的部分原
因在于安全管理制度难以被完全执行和监
管。降低人身伤害风险，既要校方投入更多
的人力物力，也需广大科研人员时刻绷紧安
全的弦。

意外防不胜防？事故后影响难消

“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总是很心痛，希
望通过排查让大家都有所触动，更加注意安
全。”武汉一所高校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员表
示，尽管谁都知道实验室安全的重要性，但
依然避免不了“总查总有问题、整改力度不
大”的现实。

近年来，尽管高校的管理水平不断提
升，但实验室安全事故仍时有发生，并造成
人员伤亡。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以来，已发生

多起造成人员伤亡的实验室安全事故。其
中，生化环材学科被认为是“重灾区”。
“每次看到这种事故，都会和实验室的

小伙伴分析原因，看看会不会发生在自己头
上。”广州一所高校的实验员袁方表示，许多
通报上会写明实验室发生了火情或者爆炸，
但即使是同一座实验楼里的不同学科组，造
成火情的原因也可能千差万别，因此很难用
一种方法排除所有隐患。

而在通报中更难见到的是，事故发生对
当事学生造成的影响和后果。

2016年，东华大学研二学生郭宏振在实
验室指导两位研一新生进行氧化石墨烯制
备实验。在示范如何向装有浓硫酸的锥形瓶
内添加高锰酸钾时，突然发生爆炸，造成郭
宏振双眼、面部严重受伤。事发时，三人均未
佩戴护目镜，也没有在通风橱内拉下安全
门，导师、安全管理人员等均不在实验室内。

去年 10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宣判，维持了学校赔偿郭宏振 162.9万
余元的一审判决。

根据教育部 2015年 12月对全国 26所
部属高校实验室安全现场督查的问题汇总，
隐患最多的仍然是涉及化学安全的问题，占
比达到 31.8%。
“在国外，想做实验并不简单。用什么试

剂、多少剂量，每次都要申请，并得到导师的
批准。国内通常是随便用，腐蚀性的、氧化性
的、酸的、碱的，摆在那里也不分类。”今年刚
刚博士毕业的杨君说。

杨君曾在美国一所高校进行交流。对比
在国外实验室的经验，她表示，当试剂保存
使用、实验操作规范性等都按流程进行时，
能最大程度地避免事故发生。但这样的结果
是，“不按流程只需几分钟就能出结果，按规
矩却要花几十分钟”。

不要侥幸：对安全制度抱有敬畏之心

“制度落实到位，再讨论原因才更有意
义。”袁方表示，许多高校的实验室制度已经
足够完善，如果能真正执行到位，很多安全
问题都可以避免。大家把台账、准入、实验废
弃物处理等方面的制度都执行好，实验室的
安全底线自然会更高。
“很多时候都是小操作不注意，造成了

大后果。”杨君表示，往往发生了严重后果才
能看到通报，实际上有更多小事故隐藏在
“冰山之下”。此前，她的一名博士同学在倒
实验试剂时，飞溅的试剂落入眼睛，万幸没
有造成严重后果。
“任何事故发生都有事故苗头和征兆，

但许多事故并不会严重到被关注、被报道的
程度，出现伤亡的也不多。”武汉一高校实验
室管理员表示。

在微博上搜索“实验室烘箱”，能看到许
多用烘箱烤红薯的照片。“作为一条基本常
识，实验室内不能有任何饮食行为，更别提
用实验器皿制作食品了，但仍有很多人抱有
侥幸心理。”他说。

与此同时，杨君建议加大实验室通风设
施的投入。“在实验室条件上，国内许多实验
室的重点在检测设备上。但想要可靠的数
据，应有可靠的环境作基础。”

对于如何做好个人防护，武汉一所高
校材料学院教授卢兴表示，做实验时一定
要遵循“安全第一，实验第二，三不伤害”的
原则。真正把要求落实到位，才能让实验室
和做实验的人更安全。

安全第一：落实安全 高校各有招数

事实上，为了尽可能消除安全隐患，避

免出现人员伤亡情况，各高校也在实践中形
成了许多经验。受限于科研条件等，高校所
采取的措施各不相同，但在人员配置、设施
建设以及日常检查等方面，仍有许多值得借
鉴的做法。

———开展实验室安全夜查行动。为消除
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遏制各类安全事故的发
生，北京师范大学开展了“突击夜查实验室”
行动，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对夜间在用
实验室进行随机安全检查。重点检查了各实
验室内危险化学品的使用与储存、危险废物
的回收与暂存、钢瓶 /气路与监测装置，以
及过夜实验用电安全等；还查看了楼宇监
控，观察学生实验操作，与师生就相关问题
进行沟通和交流，并提出整改要求。

———设立直接对接院系的安全专业岗
位。2019年底，清华大学增设 15个安全专业
岗位，安全专业岗下设化学与气体安全、辐
射与环境安全、生物安全与标准建设、机电
安全等 4个分组，直接对接责任院系，为院
系实验室安全工作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精
细化的服务与支持。通过不断完善安全管理
组织体系，既加强各级安全管理队伍及责任
体系建设，又根据工作实际突破岗位分工，
在时间、空间、信息等维度实现实验室安全
管理全覆盖。

———开展实验室安全月系列活动。近年
来，许多高校通过举办实验安全教育月系列
活动，普及相关知识，促进师生养成良好的
实验规范习惯。在华中科技大学，每年的实
验室安全文化月系列活动都包括安全讲座
暨演练、实验室安全知识竞赛、实验室安全
沙龙等，营造主动型实验室安全文化氛围。
为加强实验室安全知识普及，华东师范大学
去年首次组织实验室安全知识竞赛，通过实
验室安全文化建设，加大安全教育力度。

南海夏季风
将于 5月第 3候爆发

本报讯近日,国家气候中心组织相关科
研业务单位，对今年南海夏季风爆发日期进
行了预测会商。最新预测表明，南海夏季风
将于 5 月第 3 候爆发（气候上以 5 天为一
候，如 5月第 3候是 5月 11日至 15日），较
常年（5月第 4候）略偏早，强度接近常年到
偏弱。

南海夏季风爆发后，一般情况下两周内
季风气流将把更为充沛的西南暖湿水汽从
热带印度洋和南海输送到东亚大陆，南方地
区对流性强降水将显著增多，西南雨季、梅
雨将相继开始。 （辛雨）

日前，陕西省太白林业局工作人员
在黄柏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外资源
调查途中，在海拔 1250米处拍摄到正
在花期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扇脉杓兰。

秦岭林区的扇脉杓兰一般在 4月下
旬至 5月上旬开花，色彩艳丽、形状奇
特，有“仙女的拖鞋”美誉。此次发现地有
两处共 6株，其中一处 4株，生长在落叶
阔叶林缘，乔木以栎类、槭类为主；另一处
2株，生长在巴山木竹林缘。

扇脉杓兰极具“生存智慧”，其由花
瓣特化成的囊状口袋，就像是个陷阱。一
旦花药成熟，扇脉杓兰便开始广撒香气
“邀请函”，熊蜂循香而来。昆虫只要落入
其中，能进不能退，在光线、色彩、花粉的
诱导下，只有按照它预设好的线路前进
才可以逃脱，同时帮它完成授粉。

（张行勇）

油料作物
是全球范围
内对蜜蜂依
赖度最高的
虫媒作物。
中国农科院
蜜蜂所供图

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等

指出现有蜜蜂数量
远不能满足授粉需求

本报讯（记者张晴丹）近日，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传粉
昆虫资源与育种团队和阿根廷里奥内格罗国立大学合作，发
现过去 30年（1989年至 2019年）全球农业对传粉蜜蜂的依
赖度越来越高，但家养蜜蜂数量及传粉服务能力远远不足，
无法满足全球农业最佳授粉需求。研究强调发展养蜂对维护
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食物供给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该成果在线发表于《农业、生态系统与环境》。

研究人员分析了 1989年至 2019年全球 49种依赖蜜蜂
传粉的作物种植情况和蜜蜂蜂群数量，以了解全球不同地
区、不同国家的农业授粉需求和家养蜜蜂传粉服务能力。

结果显示，1989年至 2019年全球农业授粉需求呈现日
益增加趋势，但家养蜜蜂传粉服务能力逐年下降。过去 30
年，全球农业的授粉需求以每年 1.78%的平均速度增长，是家
养蜜蜂蜂群年增长速度的 2倍。截至 2019年，全球农业对传
粉蜜蜂的需求量高达实际蜂群数量的 2.3倍。在众多作物中，
油料作物的授粉需求占全部作物授粉需求的 70%以上，其中
大豆和油菜占比高达 50%以上。

不同地区之间，农业授粉需求、家养蜜蜂传粉服务能力、
虫媒作物多样性存在显著差异，且不同地区的农业授粉需求
波动趋势与作物多样性波动趋势呈正相关关系。与虫媒作物
多样性较高的中国、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相比，作物多样性
较低的阿根廷、巴西、美国等美洲国家，家养蜜蜂数量远不能
满足作物授粉需求。
相关论文信息：

图为秦岭野生扇脉杓兰植株。 冯军良摄


